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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青浦鄉下的女孩

     充滿熱意的烏雲爬滿青浦縣城上空，有氣無力的南風假惺惺地撫慰著一臉愁苦的大

地。硝煙的硫磺味彌漫游蕩，擠走空氣養份，使本該清鮮的夏日早晨，變得窒息悶人。柳

樹，葉子邊緣焦黃，慪著瘦弱的身軀，和枯萎的草叢一道站在干裂的蜿蜒河邊。淺薄的河

水浮在骯臟的河床上，難以展現波光澤紋，更沒有給空氣帶來絲毫濕潤。幾隻被連夜的槍

炮聲嚇懵的麻雀，羽毛暗晦，瘦骨棱丁，悄然無聲，停在柳樹枝上，祛生生地望著被炮火

烤灼的世界。

      不久以前，這裡還是江南數一數二的魚米之鄉：春天，遍地縱橫的水稻田裡，水牛

優然自如地拉犁耕耘，在倒映出藍天白雲的水面上劃出漣漪，粉紅色的野花像剪碎的彩紙

洒滿翠綠的田埂小徑；夏天，辛勤的農夫踏著水車木輪，將混濁的河水經過人工開挖的溝

渠，嘩嘩灌入稻穗長得昂首挺胸的田野，野鴨揮動白色的翅膀一頭扎下，用嘴擒住小魚小

蝦，濺起水花陣陣；秋天，收割后的稻谷，成擔成擔堆成金黃的小山，運往打谷場，成群蝦，濺起水花陣陣；秋天，收割后的稻谷，成擔成擔堆成金黃的小山，運往打谷場，成群

結隊的麻雀爭食掉落的稻殼，遍地撒歡；冬天，飽食后的水牛懶洋洋地躺在草料槽邊，透

過貼好對聯的半開的農宅木門，瞧看平日早起摸黑勞作的農夫，臉色喝得通紅，吸著水煙，

磕著瓜子，圍成一圈，吆喝，詛咒，嘻笑，打牌賭錢。

      現在，在這同一片土地上，隻有燒成焦黑的破垣殘牆，炸斷的樹杆，遍布彈坑的稻

田，被拉炮軍車輾過后壓成粘乎乎污泥的田埂，丟棄的軍服軍旗軍鼓軍號，缺柄少把的武

器，不知躲避被槍彈打得奄奄一息的水牛，丑陋奇形血肉模糊的百姓和各方軍人的尸體，器，不知躲避被槍彈打得奄奄一息的水牛，丑陋奇形血肉模糊的百姓和各方軍人的尸體，

以及傷得不能動彈，隻好和尸體躺在一起的傷兵，在悶熱的空氣裡呻吟，忍受煎熬。俯視

這一切的青浦縣城城樓上，挺拔的旗杆，黑乎乎地挂著兩具洋人軍官和一具華人的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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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在常勝軍攻下城樓前把他們點了天燈。

      常勝軍總指揮華爾，在英國駐華海軍最高司令賀伯海軍上將的軍火支援，和上海華

洋商界的金錢資助下，聽取戈登上尉的建議，把常勝軍改編成由洋人當軍官，菲律賓人當

士官，華人當士兵的混合隊伍。從最初的300人，不到半年時間裡，擴充到4500余人，配備士官，華人當士兵的混合隊伍。從最初的300人，不到半年時間裡，擴充到4500余人，配備

能擊中800碼外目標的步槍，32磅炮彈的前膛野戰炮，淺水炮艇，和武裝平底船，從1862

年1月開始，在東起距離上海租界僅10華裡的法華，虹橋，徐家匯等處，西到七寶，南翔，

嘉定，青浦，歷經9個月，與長毛展開驚心動魄的周旋。常勝軍的長處是，用近代炮兵的測

量法，精確轟擊長毛的隱蔽陣地，並用炮艇淺船在水網密布的地區靈活地運送人員物資；

長毛的長處是，訓練有素的馬隊配合擅長使用刀矛等冷器的步兵，利用低姿匍匐，土工作

業，避開正面戰場炮火，繞道側面發出致命的打擊。雙方像兩條巨大的蟒蛇，糾纏在一起，

張開血口大盆，露出利牙，咬向對方的要害。5月6日，常勝軍收復青浦縣城；6月9日，長

毛奪回青浦縣城；8月7日，華爾親自率領常勝軍回到青浦縣城下，指揮“海生”號上的巨

型大炮轟擊城樓；8月8日，華爾調鬆江500名常勝軍增援攻城；8月9日，常勝軍和安徽辮子

兵合力夜襲；8月10日中午，常勝軍的水陸炮火轟塌城垛10余處，第二次收復青浦縣城。

      殘酷的戰爭進行了四天三夜，千百條生命斷送在城裡城外。

      城破之日，也就是搶劫開始之時。常勝軍在進入青浦城的第二天，開始了慣常的狂

歡。搶劫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地方開始，由什麼人帶頭開始，任何人都說不清楚。

帶隊的軍官說不清楚，沖在最前面的士兵說不清楚，被搶的老百姓更說不清楚。隔天的《北

華捷報》這麼報道常勝軍的搶劫詳情：“翻箱倒櫃，一旦發現珠寶，金銀，和財帛，軍官

和士兵便均分之。在一件藍衣裡找到了一千六百多元，一隊軍人便把這筆錢分了，每人分

得一百多元。他們還搶了金手鐲，金手環，又聽到發現了長毛的寶庫，箱內藏有八千元，得一百多元。他們還搶了金手鐲，金手環，又聽到發現了長毛的寶庫，箱內藏有八千元，

他們見獵心喜，不得不丟掉一些東西，以減輕口袋的負擔。”在規規矩矩的和平年代，搶

劫是不道德的犯法行為，輕則坐牢，重則殺頭。長毛叛亂中止了和平年代的道德邏輯，於



3    江水滔滔                                                                                           第十章青浦乡下的女孩                    

是搶劫成了打仗之后的一道點心，好比辛勤勞動過后必須飽吃一餐補充體力。對社會講，

打仗的目的是為了恢復和平；對個人講，打仗的目的就是填飽荷包，和商人經商，農人務

農的目的一樣。不同的是，打仗后的搶劫是強者的狂歡與弱者的恐慌的眩暈組合。搶人者

像闖進肉鋪的的食肉獸，肆意地大啃大嚼；被搶者像被追逐的小動物，竭盡全力，東躲西像闖進肉鋪的的食肉獸，肆意地大啃大嚼；被搶者像被追逐的小動物，竭盡全力，東躲西

藏，最后多半難逃魔爪。一旦被搶，必須當場恭順合作，稍有抗拒，就會招來殺身之禍。

如果說，活人被搶是不幸的話，更造孽的情形是，有時候是死人被搶。

      在一處被大炮轟塌的城牆處，城牆的缺口被形成坡度的磚瓦和橫七豎八的尸體幾乎

填滿。尸體裡有攻入缺口時倒斃的常勝軍官兵，防守缺口時戰死的長毛，和被長毛從別處

移來當作工事疊在一起堵缺口的尸體。死人的臉泚牙咧嘴，經過整天整夜暴露在高溫下，

一個個蠟黃，浮腫，扭歪的驅體和折斷的四肢白骨畢露，傷痕累累，粘著厚糊糊的膿和血，

發出難聞的氣味。就在這熏臭的空氣裡，幾個活人在尸體堆裡走動，腳下踩著凝固的血灘

發出嚓嚓聲。他們不是常勝軍的醫護人員，不是倖存的長毛，不是死者的家屬。他們是到

戰場上來搶劫尸體財物的劫尸者。在森林裡，當雄螄猛虎咬死獵物，飽餐一頓，揚長離開

后，豺狗會一擁而至，啃盡骨架上的剩肉。在湖邊，禿鷹盤旋在抓食鲑魚的大熊上空，等

待大熊嚼完魚胸，扔掉魚身的那一瞬間，高速飛下，含走吃剩的魚尾。戰場的劫尸者就是

人類的豺狗或禿鷹，他們不出力奪取獵物，卻分享獵物的殘余。

      為首的劫尸者是一個瘸子，用布蒙住鼻子以下的臉部，擋住臭味，卻遮不住他滿臉

的汗膩和骨溜溜向四處打轉的眼神。他的身后跟著一個右手中指缺一節的蒙臉人，和一個

熱得不穿上衣，卷起褲腿，一臉蠻橫的孩子。從1860年算起，瘸子己經第四次來到青浦城

外，對他來講，無論誰輸誰贏，隻要是打仗，就會死人，隻要有死人，他就會不辭辛苦，

到戰場的死人堆裡來掏寶。仗越打越大，死的人越來越多，瘸子的收獲越來越豐富，到達到戰場的死人堆裡來掏寶。仗越打越大，死的人越來越多，瘸子的收獲越來越豐富，到達

了他一人單獨干不了的地步。於是，他約上缺手指節的人和那個孩子，跟他一起來戰場收

貨，收入跟他們四六分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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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讓孩子把看上去還可以使用的水壺，軍號，皮腰帶，統統放入孩子背上的大皮口

袋，步槍短槍讓缺中節手指的蒙臉人扛起來，自己熟練地彎下身去搜掏每一個死人的口袋。

他特別感興趣的是常勝軍中那些死去的菲律賓士官。這些皮膚黝黑的東南亞人，憑籍流利

的英語，月薪150美元。他們的家眷在菲律賓，平時吃住都在軍營，所以荷包殷實得很。瘸的英語，月薪150美元。他們的家眷在菲律賓，平時吃住都在軍營，所以荷包殷實得很。瘸

子腳下的這個菲律賓士官，臉朝下躺著，瘸子把他翻過身來，發現他還活著。

     “Water(水）。。。”菲律賓士官從牙縫裡擠出一個字。他的雙眼皮的大眼睛，祈求

地望著瘸子。他的雙臂炸斷，雙腿炸傷，無法自己翻身。

     瘸子根本聽不懂英文，他此時此刻的興趣，完全著落在菲律賓士官胸前挂著的那副手

工精細的金質十字架上。他伸出手去扯十字架，被菲律賓士官彎起炸剩的臂骨，護住胸前。

瘸子罵了一聲，用力去拉開士官合抱的雙臂骨，沒有成功，自己卻雙手染滿發黑的污血。

孩子不再袖手旁觀，從皮口袋裡掏出一條寬寬的軍用皮帶，捲起皮帶，向士官的臉抽去。

菲律賓士官痛苦地扭歪著臉，嘴裡嗷嗷哀叫，承受臉上的抽打，但是仍然沒有鬆開雙臂。

缺中指手節的蒙面人若無其事地看著他們，好像他們在抽打一頭不聽使喚的耕牛。

     “Stop(住手)！”

     三個劫尸者聞聲轉過身來，他們聽不懂英文，但是都立刻明白Stop的意思，因為他

們看到一個洋人站在城牆缺口的瓦礫斜坡底部，舉槍對著他們。

     拿槍的洋人頭戴水兵帽，骨骼粗壯，濃密的胸毛從海魂衫的領口處露出，白色的帆布

褲管沾滿機器油污。滿是灰塵，濃毛烏嘴的臉上，深陷在眼眶裡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腰插

短刀，肩佩水壺，肌肉發達的手臂端著一支.577恩菲爾德步槍。他是常勝軍“海生”號炮

艦上的水手長，去年被儀和洋行商船“玫瑰號”開除的愛爾蘭人艾倫。

    艾倫因購買偷來的生絲臟物被沃爾夫船長開除后，船長念他事先並不知道生絲的來路，    艾倫因購買偷來的生絲臟物被沃爾夫船長開除后，船長念他事先並不知道生絲的來路，

生絲被巡捕房沒收后，連回國的盤纏都沒有著落，便介紹他去儀和洋行的碼頭當修船工人。

他在這份薪水減半的碼頭工作上干了半年，直到常勝軍大招水兵，才回到船上，在常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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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恢復水手生涯。他的豐富船上經驗和因為格外珍惜失而復得機遇造成的賣力態度，使他

很快景升為高階士官的水手長。昨天，在“海生”號對青浦縣城通宵達旦的炮擊停息后，

艾倫睡了一個透覺。醒來后，他聽說縣城裡要開拍賣會，拍賣戰利品，很感興趣，決定進

城。在路過城牆缺口時，碰上了剛才打劫受傷菲律賓士官的一幕。城。在路過城牆缺口時，碰上了剛才打劫受傷菲律賓士官的一幕。

      艾倫端著槍走上疊滿尸體的瓦礫斜坡，認出菲律賓士官是四天前“海生”號運來的

攻城突擊隊員。他的身上，從胸前到四肢，干結成塊的血污鋪滿軍服打爛的地方，綻開的

殷紅皮肉下露出白森森的骨頭，臉上淌著剛被皮帶抽出的鮮血，臉部肌肉正在不可控制地

抽動。看到艾倫的出現，他的滿目恐懼被欣喜取代。

     “Water。。。”他喃喃出聲。

      艾倫一手拿槍，一手解下水壺蓋子，將水壺塞入士官龜裂的嘴唇。士官貪婪地大口

大口吞下水壺裡的白蘭地，臉頰泛出紅潤。然后，知足地嘆了一口氣。

     三個劫尸者正想悄悄離開，被艾倫用槍擋住。

     艾倫用手指了指躺著的士官，又指了指城裡，示意要他們幫忙把他抬進城去。瘸子恭

順地點點頭，隔著蒙住的臉，可以感覺到假惺惺的笑臉，他和缺手指節的蒙面人，一個拉

雙肩，一個搬大腿，抬起士官，痛得士官哇哇直叫。艾倫馬上要他們放下士官。

     這個地方，四周找不到擔架，怎麼抬走士官呢？艾倫盯著孩子背上的大皮袋，有了主

意。他讓孩子嘩啦啦倒空大皮袋裡的東西，然后拔出鋒利的腰刀，將皮口袋從兩個方向割

出“L"形的口子，展開成一張大皮被。三個劫尸者看懂了皮被的用途，在艾倫的指點下，

把菲律賓士官放到皮被的中央，然后連艾倫在內，四個人每人抓住皮被的一角，抬起士官，

走下瓦礫斜坡。孩子邊走邊回頭看那些扔掉的東西，敢怒不敢言，因為艾倫走在皮被的右

后角，一手抓住皮被，一手握著槍。走到坡下的時候，由於天氣太熱，三個劫尸者拉下蒙后角，一手抓住皮被，一手握著槍。走到坡下的時候，由於天氣太熱，三個劫尸者拉下蒙

臉布，艾倫認出他們是一年前在虹口賣生絲臟物的潘四家看到的收貨人，而那個孩子就是

自己在泥濘的街道跌跤時偷走自己錢包的扒手。劫尸者也已認出艾倫這個潘四先生的愛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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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客人，盡管雙方因為語言的障礙，都沒有說破，但是敵意已大為減少，默默地繞著城牆，

向最近的城門口走去。

      根據華爾與“中外會放局”的事先約定，城破之后，青浦城歸常勝軍駐守。炮火熏

黑的城門口架著神氣的前膛野戰炮，一隊常勝軍士兵，三三兩兩正在城門洞口內外閑晃。黑的城門口架著神氣的前膛野戰炮，一隊常勝軍士兵，三三兩兩正在城門洞口內外閑晃。

常勝軍是一支作戰勇敢，紀律卻異常鬆懈的軍隊，下了戰場就像無管教的頑童，要麼惹事

生非，為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拳腳相向，要麼無精打採，玩忽職守。看到艾倫一行來到城門

口，居然無人上前盤問。

       “弟兄們，救護隊在什麼地方？”艾倫問一群坐在地上抽細長煙管的印度錫克族士

兵，他們陰沉著臉，正在為沒能參加搶劫發勞騷。

       ”你是哪個單位的？“

       ”‘海生號’炮艦水手長。“

       ”你去問龍王爺好了，“一個印度士兵說罷，和其他印度士兵狂笑起來。顯然，他

們覺得艾倫不是軍官，可以怠慢。

       ”再問一遍，救護隊在什麼地方？“艾倫用步槍頂住這個印度兵的大包頭軍帽。

其他印度士兵騰起身，舉起武器瞄准艾倫。

       ”不許吵！“ 城門洞裡冒出另一個菲律賓士官。

       ”這位士官傷勢嚴重，必須馬上送救護隊。“ 艾倫放下步槍，火氣不減地說。

       守城門的菲律賓士官認出皮被上的傷兵是自己同胞。“跟我來！”他向艾倫四人揮

揮手。

       艾倫一行跟著他穿過城洞。

       臨近城門的民房大都不是毀於炮火，便是為修補城牆拆得缺樑少柱。往裡走了一條       臨近城門的民房大都不是毀於炮火，便是為修補城牆拆得缺樑少柱。往裡走了一條

街，跨過一條欄杆很低，不小心就會掉落水去的石橋，像樣的房屋漸漸多起來。正在搶劫

的常勝軍忙進忙出，把名貴的古董，考究的衣物，沉重的箱子，堆在板車上，由隨軍或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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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雇來的苦力推走。找不到苦力的話，他們會強迫被搶劫者當運輸工，把昨天還屬於自己

的財物，運往財物新主人指定的拍賣場。青浦縣城是千年古城，不乏殷實富戶，但是經過

三年來城池四次易手，除了帶著細軟逃往上海租界的聰明人外，留在城裡的有錢人，就是

這樣，要麼被長毛，要麼被常勝軍和辮子兵，洗劫一空。這樣，要麼被長毛，要麼被常勝軍和辮子兵，洗劫一空。

       常勝軍的救護隊和拍賣場設在同一棟灰磚青瓦的江南大宅子裡，因為此處是全城屢

遭兵革后碩果僅剩的大宅子。它是前大清刑部右侍郎王詠的私宅，前后七進，一東一西兩

個大花園，上下一色水磨磚，看上去古雅庄嚴。從門窗到頂梁，無木不刻，無磚不雕。沿

著青條石拼成的路基，艾倫一行抬著重傷的菲律賓士官穿過柱式迴廊。迴廊兩邊，用弧形

木條筑起欄杆,可憑欄閑坐的寬木板上粘著長毛馬隊留下的新鮮馬糞;迴廊外,小院子裡扔

著從砸碎的瓷花缸裡拋出來的名貴花卉，用太湖石砌成的假山上躺著常勝軍搶劫到手后又

覺得不值錢而丟棄的衣物。汗流浹背的常勝軍官兵們，扛著剛到手的劫物，興高彩烈，笑

鬧喧嘩，在劫后殘破裡四處奔走，震得水磨磚地嘭嘭作響。

       救護隊摹仿克裡米亞戰爭中建立的戰地護理制度，在西花園裡搭了四個潔白的帳

篷，其中三個帳篷是傷員的野戰病房，一個帳篷是手術室。根據戰地護理事業的開山鼻祖

英國護士南丁格爾在克裡米亞軍事檔案的分析，戰場上士兵死亡的很大原因是受傷之后，

沒有得到及時治療，所以從克裡米亞戰爭中期開始，西方各國軍隊紛紛在戰場建立野戰醫

院。常勝軍在青浦開戰前，特地從租界請來外科醫生伯頓當戰地野戰醫院院長。這位來自

香港的醫學博士，白大褂上滿是傷員的血污，不顧炎熱，臉上戴著大口罩，露出兩隻因通

宵未睡布滿血絲的眼睛，命令戴著同樣大口罩的華人助手把艾倫送來的傷員，放到手術台

上等待檢查，然后揮揮手讓艾倫離去。

      愛爾蘭水手依樣揮手讓瘸子他們離去，后者東張西望，不懷好意地觀察手術室裡的      愛爾蘭水手依樣揮手讓瘸子他們離去，后者東張西望，不懷好意地觀察手術室裡的

一切器械。看在瘸子他們一路將受傷士官抬到救護隊的份上，艾倫不想追究打劫死人傷員

的事。艾倫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他是一個不斤斤計較的人，一個不需暗中提防的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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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現在投向東花園的拍賣場。

      常勝軍的骨干是轉戰世界的雇佣軍人。自從常勝軍在上海周邊開始攻城略地以后，

軍中骨干就嘗試引進各種雇佣軍的理財制度，其中包括建立拍賣場，拍賣戰利品。戰利

品的來源是常勝軍官兵從搶來的東西中，挑出一些因太笨重不易運回家鄉，或是看似值品的來源是常勝軍官兵從搶來的東西中，挑出一些因太笨重不易運回家鄉，或是看似值

錢但新主人不懂欣賞的物件，送到拍賣場上，套現換錢。拍賣場的出席者是常勝軍官兵，

隨軍的各種華人服務人員，和辮子軍的軍官。

      總指揮華爾來到拍賣會現場，他像慣常那樣，頭戴三面遮陽的兜帽，身穿熱帶居民

寬鬆的藍嗶嘰上衣，沒有著軍服或佩帶綬帶肩章，手握馬鞭，嘴裡叼著菲律賓雪茄，在兩

名穿紅色緊身馬甲和燈籠褲的馬來亞士兵的護衛下，坐在一張紫檀木的太師椅上。華爾想

在今天的拍賣場上購買一件中國古董，送給上海的丈人，泰記商行的老板楊坊，所以他特

地帶來隨軍的中國通事，幫他物色禮物。

      整個東花園裡，數百名華洋官兵擠得嚴嚴實實，他們大都敞胸露臂，不顧彼此的汗

氣和口臭，伸直脖子，踮起腳尖，踩著石塊青磚，眼裡放出亢奮的光澤，熱切地望著東花

園底部的月門。這裡沒有官級高下的尊卑之分，沒有華洋人種的隔閡抵觸，隻有聽命於錢

包的靈魂。月門后面連著大宅的庫房，拍賣的物件正從庫房裡一件件搬出來。月門口站著

常勝軍的軍需官，他是拍賣場上的拍賣官，他的左邊站著中國通事，右邊放著一個木架子，

架子的中央挂著一具碩大的銅鑼。

     第一件上場的拍賣物是一套頗為別致的八仙桌椅。紫檀木的桌面邊緣和桌腳雕刻著精

細的花紋，同樣木料的四張椅子的椅背上用螺殼拼成古裝仕女圖。每張仕女的臉用白玉雕

成，椅子的椅臂鑲著彩玉。拍賣官命令六個苦力抬著八仙桌和椅子繞場一周，讓全場出席

者近觀。然后向全場介紹這套八仙桌椅的來歷，並由通事官抑揚頓挫地照樣翻譯給在場的者近觀。然后向全場介紹這套八仙桌椅的來歷，並由通事官抑揚頓挫地照樣翻譯給在場的

華人：

     “弟兄們，這套桌椅是本城畫家曹知白先生家的藏物。曹先生是元朝人，所以這套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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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估計至少有三百年歷史。長毛宰了曹先生家的后人，桌椅落到長毛手裡。兩個月前，常

勝軍第一次攻下青浦，這些東西被長毛隱藏起來。昨天，這套稀世家具被我們常勝軍在長

毛的聖庫密室裡發現。大家不要錯過機會！“

      聽到”三百年歷史“，全場騒動，尤其是對來自美國的軍人來說，家具的年齡是美      聽到”三百年歷史“，全場騒動，尤其是對來自美國的軍人來說，家具的年齡是美

國國齡的三倍，保存如此完好，不可思議。提到聖庫居然還有密室，更引起軍人們種種猜

測，不知是哪支幸運的隊伍，敲開密室的大門，從而按常勝軍的規矩取得了裡面財物的所

有權。

     ”80兩銀子！" 拍賣官起叫。

     ”100兩！“ 一個安徽口音的千總軍官應聲加價。

     ”120兩！“ 一個聲音在艾倫身邊響起。艾倫循聲望去，見是一個嘴巴很寬，嘴唇很

薄，臉色蠟黃毫無血色的廋子。艾倫認出，他是去年在虹口護送自己回到外灘碰見巡捕時

失蹤的唐耶叔。

     ”150兩！“ 一個將要回國的美國軍官加入竟爭。

     “180兩！”唐耶叔繼續加價。

     ”300兩！“ 安徽千總高吼。

     全場嘩然，因為按1美金合2.1兩銀子的換算，300兩銀子幾乎相當於一個常勝軍士兵

一個半月的薪水，或相當於大清二品官兩個月的俸祿。這個看上去身穿六品武官服飾月薪

50兩的安徽千總，荷包如此飽滿，戰爭財發大了！

     “鐺。。。”拍賣官敲響銅鑼，結束第一件拍賣。安徽軍官成了八仙桌椅的新主人。

      第二件上場的拍賣物是一對日本七寶燒花瓶。“七寶燒”是16世紀末日本慶長天皇

年間，日本工匠摹仿中國“景德鎮”工藝，創制的琺琅工藝品。與“景德鎮”燒制的花瓶年間，日本工匠摹仿中國“景德鎮”工藝，創制的琺琅工藝品。與“景德鎮”燒制的花瓶

最大的不同在於，“景德鎮”花瓶以陶瓷為胎，而“七寶燒”瓶以金屬為胎，表面以石英

為主要原料配合其他顏料燒制而成，色彩比“景德鎮”花瓶更加鮮艷。拍賣的這對七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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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瓶，胎骨輕薄，釉料細膩，醬紅色打底，墨綠的樹葉上綻開白色菊花，表面沒有絲毫凹

損。拍賣官向全場介紹花瓶的來歷，由通事翻成中文：

     “弟兄們，這對七寶燒花瓶是大清皇帝賜給這棟大宅的主人王侍郎的賞品。知道為什

麼叫七寶燒嗎？因為它用了金，銀，琉璃，瑪瑙，珍珠，琥珀，和珊瑚七種名貴的材料燒麼叫七寶燒嗎？因為它用了金，銀，琉璃，瑪瑙，珍珠，琥珀，和珊瑚七種名貴的材料燒

成。看到瓶上這些白色的菊花嗎？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徽記。所以，估計這對花瓶是日本天

皇送給大清皇帝，然后大清皇帝轉賞給王侍郎。花瓶也是在長毛的聖庫密室裡發現的!

大家不要錯過機會！“

      ”100兩銀子！“拍賣官起價。

      ”120兩！“

      ”150兩！

      。。。。。。

      ”250兩！“

     密集的竟爭叫價把拍賣價錢迅速拉高。總指揮華爾至今沒有加入叫價，因為他在富商

丈人楊坊家裡看到過鑲玉石貝殼的八仙桌和日本七寶燒瓶，他不想送重復的禮物。他在等

待更奇特的物件從長毛的聖庫密室裡出現。他不想使用自己的特權地位，先下手為強，越

過拍賣場，直接去長毛的聖庫拿。在這方面，華爾很有紳士派頭，也許就是這個原因，有

那麼多亡命之徒願意聽從他這個草莽英雄的號令。

     ”鐺。。。“ 拍賣官再次敲響銅鑼。七寶燒瓶以350兩找到了新主人。

     第三件拍賣品出場時，引起全場又一陣騷動。兩個苦力抬著一個三尺見方份量顯得很

重的盒子繞著花園向全場展示。盒子是用純銀打造的，打開盒子，裡面躺著九個狀如玫瑰

花瓣的紅色瓷盤，這是一套放在餐桌上能拼成一朵玫瑰花形的餐具。每件花瓣上有三道形花瓣的紅色瓷盤，這是一套放在餐桌上能拼成一朵玫瑰花形的餐具。每件花瓣上有三道形

似花芯的凹槽，凹槽裡各放銀質的刀，叉，匙，配在一起就像紅花瓣上的銀色花芯。餐具

和盒子之間，墊著繡滿金線的緞子。通事在拍賣官之后用中文介紹餐具的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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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們，這套餐具是長毛頭子洪秀全賞給長毛忠酋李秀成的。聽說，李秀成用這套

餐具專門招待西洋朋友，所以用的不是筷子，而是刀叉匙，連盒子在內，都是純銀打造。

銀子餐具是李秀成這個等級使用的。在長毛裡頭，隻有洪秀全一人可以用金質餐具。常勝

軍攻下青浦時，長毛守將來不及替李秀成帶走這套餐具，我們是在長毛守城主帥的公館，軍攻下青浦時，長毛守將來不及替李秀成帶走這套餐具，我們是在長毛守城主帥的公館，

也就是這棟大宅裡發現這套餐具的。大家不要錯過機會！“

     全場一邊聆聽介紹，一邊對長毛高層的生活不斷唏噓。原來造反后的生活可以奢侈到

這個地步，怪不得造反這麼起勁。

     ”500兩銀子！”拍賣官開價。

     ”550兩！“ 幾個聲音同時喊出一個價錢，其中一個聲音是唐耶叔，震得艾倫一邊的

耳朵嗡嗡響。

     ”800兩！“ 華爾的通事在華爾的授意下加入。

     ”850兩！“ 又是幾個聲音喊出同一個價錢。顯然，這裡沒有人想禮讓總指揮華爾，

因為人人知道華爾不介意部下在拍賣場上和他爭風。

     “1000兩！” 華爾親自介入喊價。

      “1100兩！”仍然有人不想放棄。

      “2000兩。。。！”華爾最后的“兩”字拖得很長。

      全場靜了下來。大家都東張西望，尋找下一個加價者。一秒，兩秒。。。五秒過去。

再也沒有加價者出現。

      “鐺。。。” 拍賣官敲響銅鑼。

      ”謝謝各位！“ 華爾站起來致謝，然后帶著護兵離開現場，留下他的通事辦理付款

和運貨的各種善后。和運貨的各種善后。

     拍賣繼續進行。

     第四件拍賣品是長毛守城主將周文嘉丟下的冠冕。周文嘉的爵位是綾天豫，在長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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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等爵位裡排在第五等，地位不算高，所以他的冠冕是由半圓形的銅片編成，冠的正面是

一個虎形裝飾物，從冠前伸到冠后，冠的兩邊貼著虎耳，虎額上鑲著一顆藍寶石。這件拍

賣品以70兩銀子找到新主人。

      第五件拍賣品是生漆雕花圍屏，本城元代畫家曹知白家的藏物，估計有三百年以上      第五件拍賣品是生漆雕花圍屏，本城元代畫家曹知白家的藏物，估計有三百年以上

的歷史。這是一幅六開面的圍屏，每幅屏面高八尺，寬二尺，雕花用彩玉和瑪瑙拼成，講

的是《西廂記》的故事。這件拍賣品以300兩銀子找到新主人。

      第六件拍賣品是聖庫密室找到的一款文房四寶。硯台是玉做的，裝水的器皿由一塊

磚紅色的石頭雕成，筆架是一支罕見的紅珊瑚，兩塊水晶押紙放在銀架子上。這件拍賣品

以150兩找到新主人。

     。。。。。。

     第十件拍賣品拍出后，拍賣官向大家宣佈，后面庫房裡還有很多東西，因為價錢較低，

數量龐大，不可能一件件單獨拿來拍賣。請大家排隊到庫房去根據已經標好的價格，自由

選購，不得退貨，這是常勝軍拍賣場的規矩。

     如果說剛才的東花園人潮滿得像沒頂的水缸，那麼聽到拍賣官上述這番話后，東花園

裡的人潮就像水缸打破后的水一樣，一股腦兒涌向通向庫房的月門，鐺得一下就把挂銅鑼

的架子踩翻。拍賣官和他的助手又哄又罵，好不容易把人潮理順，排隊進入庫房。

     王侍郎家的庫房一頭通月門，一頭通宅外的大街。這樣的佈局原先是為了方便侍郎家

生活用途的物品，不必經過大宅就能直接搬運出入。拍賣場在庫房通向大街的出口處安下

收款枱，讓從月門那一頭進入庫房的人潮沿著擺滿各種出賣品的長桌子，遍走遍選購，一

路走完，剛好到達收款枱付錢，然后離開大宅。

     擺在連綿長桌子上的出賣品大致分為四類：鴉片，綢緞，瓷器，皮貨。這些物品都是     擺在連綿長桌子上的出賣品大致分為四類：鴉片，綢緞，瓷器，皮貨。這些物品都是

兩天裡常勝軍官兵從民間搶來后，委托拍賣場出售。每件物品都在桌上標明價格，看得出

來擔任拍賣的軍需官老於此道，所以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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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倫首先挑選了裝在藤籃裡的四塊完整的金花煙土。這種上好煙土，市面的價格是每

塊44兩銀子，這裡的標價是每塊22兩銀子，如果不是賣給虹口潘四先生那種狠心殺價的買

主，可以有穩賺一倍的利潤。然后，他挑選了一匹紫紅色和一匹銀底繡花的綢緞，准備寄

給在家鄉都已到婚嫁年紀的兩個妹妹。艾倫把步槍斜背在肩，一手提著煙土藤籃，一手抓給在家鄉都已到婚嫁年紀的兩個妹妹。艾倫把步槍斜背在肩，一手提著煙土藤籃，一手抓

起兩匹綢緞，卻覺得表面光滑亮麗的綢緞有抓不牢的感覺。看到桌子上有一根草繩，便用

草繩打成水手結，套住合攏的兩匹綢緞的兩端，穩穩地提起來，走到收款枱前。

     “一共160兩銀子，”收款枱的中國通事，翻看艾倫選購的貨物后說。

     "你算錯了，“ 愛爾蘭水手胸有成竹地指出。”四塊煙土，每塊22兩，一共88兩；

兩匹綢緞，每匹18兩，一共36兩，兩項加在一起總共124兩。“

     ”還有這個呢？“ 中國通事指指草繩。

     ”什麼，一根草繩值36兩？！“ 艾倫激動地質問。

     ”大人，請跟我來。" 中國通事做了一個手勢，把艾倫帶到五步之遠的庫門外。這裡

是一個小天井，出了小天井就是大街。

     小天井裡站著男女老少十幾個華人，看他們的樣子，既不像隨軍的苦力，也不像原先

住在王侍郎宅子裡的家眷。他們的前額上都扎著草繩，草繩裡繞著一條絲帶。

     通事把艾倫領到其中一個女孩跟前。女孩看上去不過十四五歲，身穿夏天的藍布衫長

及膝蓋，短短的臉，剪著前留海，骯臟的灰塵掩蓋了原本白皙的膚色和整齊的五官，眼睛

紅腫，膽怯地望著艾倫。

      ”大人，請看你的草繩上繞著一根綠色的絲線，對嗎？“ 通事從艾倫套住綢緞的草

繩裡抽出一根艾倫原先沒有注意到的丝線，再和扎在女孩額頭上的草繩裡的絲帶做一個比

較。“瞧，一模一樣顏色。這就是你買的貨，沒錯。”較。“瞧，一模一樣顏色。這就是你買的貨，沒錯。”

      艾倫突然明白他遇上了常勝軍裡的人販子。

     ”我要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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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退貨，這是拍賣場的規矩。”

     然后，就像介紹每一件拍賣品一樣，通事向艾倫講述了女孩的來歷。她是本城方秀才

的兒媳婦，方秀才因為抗拒長毛砸孔廟，被長毛點了天燈，遺體至今還挂在城樓上，她的

老公被辮子兵拉去修工事，壓死了。她是自己賣自己，要換兩口棺材錢，禮葬公公和丈夫。老公被辮子兵拉去修工事，壓死了。她是自己賣自己，要換兩口棺材錢，禮葬公公和丈夫。

     艾倫還想爭辯，卻看到唐耶叔也來到小天井，向中國通事耳語。

     ”大人，這位先生表示，如果你不要這個貨，可以轉讓給他。這樣做，拍賣場是允許

的。“

     不講英文的唐耶叔向艾倫示好地揮揮手裡的一大把草繩。

     艾倫覺得喉嚨裡堵的很，看著女孩驚恐的臉，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

     ”我買下了，算賬吧。“ 艾倫掏出100元美金，交給通事。

     艾倫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他不介意販賣鴉片牟利，不介意購買臟物做家人的禮物，但

是他畢竟天良未泯，受不了讓一個看上去比自己妹妹還小的女孩落到唐耶叔這樣的人販子

手裡。

     艾倫帶著女孩走出王侍郎的大宅，他想讓女孩子回家去，但是語言不通，不知如何表

達。  噠噠噠的馬車聲打斷了他的思緒，一輛由兩匹健壯的英國馬拉的低輪馬車緩緩駛來，

低輪馬車后跟著數輛由苦力押著的驢拉板車，板車上坐滿臟巴巴的華人兒童。為首的板車

上挂著中英文招牌：”戰地華人兒童收容所“。

     艾倫立刻有了主意，帶著剛買下的女孩向低輪馬車興沖沖地走去。

      


